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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生态·民间智慧·世道沧桑 

———论《天眼》的境界独特性和内蕴丰厚度

刘起林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彭见明的长篇小说《天眼》选择湘楚民间的相术文化及相关社会生态正面写实，既趣味盎然地描绘了一种底层社
会的边缘性风俗画卷，又深刻地参悟和阐释了民间相术所包含的处世境界和生存智慧，并以此为基础洞察世事沧桑和人心

善恶，其中体现出创作主体以民间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图。小说由此显示出既具境界独特性又具内蕴丰厚度的艺

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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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彭见明即以《那山 那人
那狗》《大泽》等作品著称于中国文坛，９０年代后，
他的创作明显表现出以追求审美独特性的创作主

旨，坚持一部作品一个题材领域的创作思路，“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正如他自己曾经明确谈到的：“我

孜孜以求的、苦苦寻找的是：我的作品中，有多少自

己的声音（能够区别于他人的声音）。”“在每一件

新作中的众多文学要素里多多少少提供一点更新

自我（且不说超越）、给人耳目一亮的东西”。［１］继

９０年代中期的《玩古》借玩古这一民间消闲文化时
尚对世相民风的独到体察、新世纪之初的《凤来兮》

由婚外情故事对人情冷暖的洞烛幽微之后，彭见明

２００８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眼》又在追求审美独特
性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天眼》竟然选择了“相术”这一被长期视为

“封建迷信”的社会生态作为创作题材。在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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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论是社会文化整体格局还是民间社会，相术、

巫鬼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都处于非主流的、被

遮蔽和被摒弃的边缘状态。虽然新时期“寻根文

学”的“复魅”叙事，曾使各类民间神秘文化的审美

和精神意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但在时代文化

整体格局中，其边缘性的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彭见明的《天眼》却采用正面写实的方式，来探寻湘

楚民间的相术文化，题材选择本身就显示出巨大的

审美独特性和艺术探索性。更为难能可贵之处在

于，作者不仅从底层社会边缘性风俗画卷的角度，

趣味盎然地描绘了民间相术这一在当代中国鬼祟、

乖戾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甚至也被社会各阶层人士

内心普遍认同和依赖的文化生态；还对民间相术所

体现的处世境界和生存智慧，进行了精神文化层面

深刻的参悟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审美视角，既洞察世事沧桑和人心善恶，又包含

着一种以民间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企图。

于是，《天眼》在从容平和、若巧若拙之中，显出

别致幽邃、锋芒内聚的艺术风姿，审美意蕴超越了

一般民俗小说就事论事或搜奇猎异的境界而变得

丰富和深厚，作品的精神气象也摆脱了因独特而步

入怪异的可能性，显得稳健、正大起来。

二

《天眼》以民间相术为审美观照对象，展现了一

个隐秘、独特而多姿多彩的边缘性社会生存空间、

一种别有意味的民间生存样态。

作品以相术高人何了凡、何半音父子的人生轨

迹和生存状态为叙事中心和情节线索。作者广泛

地展示了他们的学艺过程、谋生方式、日常生态、江

湖名声、看相奇遇等各个侧面，而其中着重突出的，

当为何氏父子对于社会“主流”生态和“正统”人生

模式的疏离。何了凡在那整个社会都认为干“革命

工作”无比神圣和光荣的时代，却觉得学算命来神

而做工人乏味，懒散、敷衍到最后，只好辞职回乡了

事。何半音明明头脑灵泛，但在似乎最应该规规矩

矩地接受老师教育、热热闹闹地在学校里玩耍的年

龄阶段，却是看闲书、跑江湖如鱼得水而上学校总

是心神不宁，最后也只好呆在家里，自己找旧书、破

报纸闷头钻研。改革开放，时来运转，他们由山乡

进县城生活，却拒绝有利于看相生意的繁华路段，

偏要在老城区的流星巷深处找个出租屋来安顿，方

觉“塘大水深好养鱼”……凡此种种，均体现出何氏

父子一副安乐于边缘性社会生存空间，如《庄子·

秋水》篇所说“曳尾于涂中”的“泥龟”式的人生

姿态。

围绕何了凡父子的看相测字生涯，小说还广泛

地展现了相术文化圈的群体生态。从“寅斋公”、慧

觉、本寂等专业相术之士，到秀妹子、心宜等深谙相

术之道的女流之辈，再到刘铁、郭向阳、郭如玉等巫

术的信奉、迷恋者，作者对他们的人生隐曲和命运

真相，都进行了或正面或侧面的点染和勾勒。其中

的描述重心，也是相术对他们人生的意义和作用。

于是，一种以相术文化为价值资源和立世根基的社

会边缘生态，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道中庸”但“实高

明”的文化姿态，就被有力地展现了出来。“边缘性

文化资源立足于异质的共存、多样的共生，社会与

文化的‘他者’、‘底层’、‘弱势’、‘沉默的大多数’

之中，也确实埋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道义光

彩”，［２］因此，这种审美开拓实际上是作家深厚的人

文情怀的艺术表现。

三

在此基础之上，《天眼》以“相术”这种边缘文化

生态所包含的价值底蕴为基础，参世道、悟人生，由

此揭示出一种深具民间智慧的人生境界与处世

哲学。

以原始宗教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巫文化及其相

术之道堪称源远流长，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

经与儒、佛等文化的民间积淀相互交融，确实蕴藏

着深刻的人生哲学意味。也正因如此，这种神秘文

化至今尚在广大的民间文化领域占有不可忽略的

一席之地。从何氏父子谨守相术文化的处世法则，

得以洞明世相而自得其乐，他们隐逸于闹市、闻名

于江湖，却始终自甘边缘，其中明显体现出一种历

经世道沧桑而能独立自足的生存境界。众多相术

圈人士，也均是依赖相术所隐含的价值观来作为心

理的支撑和行为的基点，才能既泯然众人又独具慧

心。这种相术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诸多方面、种

种元素凝聚到一点，就是作者借寅斋公给何半音取

名所概括的“求半”。所谓“求半”，“是守本份，是

知足，是随缘，是戒贪念，是拒奢华，是甘居中游，是

不偏不倚”。其中既明显地积淀着道家文化知雌、

守弱的处世哲学，又潜藏着佛家随缘、舍得、戒贪念

的思想观念，还包含着草民百姓善良、知足、守本分

的人生原则。

作者在《天眼》中张扬这种“求半”、“半音”的

人生境界，无疑隐含着对人欲泛滥的商业化社会的

深沉感慨，也带有明显的警示时尚性生存境界的审

美意味。在作品中，即使是作者持基本认同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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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当他们一味痴迷于放纵自己的欲望、“人心不

足蛇吞象”时，也会出现“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现

象；当他们平和随缘而又谨守做人的底线原则，踏

踏实实地与人为善时，好运则迟早会降临到善结

“福缘”之人的身上。心宜尽管深通相术之道，但当

她未能恰到好处控制自己的欲望分寸时，结果是间

接地断送了何了凡的性命。郭向阳过度地痴迷于

对心宜的爱情，终濒于疯癫状态，而他这种爱曾经

以充分的善意和诚恳展示在心宜面前，最后也就换

来了心宜在生活方面的照顾。刘铁在险恶、诡异的

仕途中维持自己为官、为人的本性，受过大老板的

提携，即不顾人事坎坷对大老板始终感恩守诚，从

省城下放到了丁县，也同样本分做事、踏实为官，终

因这世上毕竟需要认真做事之人而交得“好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从众多方面，将浮华奢

靡的本寂和尚与低调本色的何氏父子进行了鲜明

的对照，实际上是从相术文化人生哲学的持守者如

何自我贯彻的高度，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理念。

这样，一种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社会生态所

包含的文化底蕴与民间智慧，也就被作者真切生动

而准确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这种关注与揭示，既是

作家精神理想的审美呈现，也使文本具备了一种

“思考性”的品质。“强化思考性可能正是提升精

神高度的途径……许多优秀的小说都具有这种良

好的品性。这是小说这一具象的、流动的、排斥逻

辑方式的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也非常适宜于

我们这个特定的处于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３］于

是，作家对于底层社会边缘性人生样态的表现，就

不仅仅是基于温厚的人文情怀，而且还具有一种独

特的精神深度。

四

《天眼》还更进一步，从这种民间的生存境界和

处世智慧的角度来“天眼”观人世，从而独具意味和

深度地展示了当代城乡社会亦正亦邪的世道变迁

和世态人情。

纵向审视历史沧桑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主

人公何了凡父子的算命生涯和相术的历史命运，在

这里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面镜子。何

氏父子的相术曾经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歪门邪

道”，后来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芸芸众生裁决世事的

心理依托；再到后来相术之风大盛，何氏父子虽隐匿

陋巷却名声在外，以至守雌守弱、时刻防范，江湖险

恶却避之不及。他们这种种有关相术的复杂际遇

中，蕴藏着当代中国文化观念、人心善恶及其历时性

变迁的诸多意味。何氏父子与于长松一家的关系，

也内蕴丰富地折射着当代社会的坎坷世道和历史沧

桑。在５０年代初的剿匪战斗中，何了凡舍命救回身
负重伤的解放军政委于长松，从此两人互称救命恩

人，“成为一段流传全县以至更远的佳话”，建国初期

的时代风云和人际关系特征即隐含其中。文革时

期，何了凡在于长松濒临绝望之际深夜探访，作出了

他“没有完”、还会“官复原职”的预言；文革后，当于

长松真的“一派得意的样子”时，何了凡又大煞风景

地断言他“当个县长也就到头了”。这些流传甚广的

“迷信段子”，实际上隐含着社会各方面对于长松等

一代部队转业干部在不同时代环境里政治和人生必

然处境的深刻洞察。进入新时期以后，于长松一家

在了丁县已举足轻重，但每到面临人生关键性选择

的时刻，他们却屡屡跑到身为草民的何氏父子这里，

来寻求神秘的暗示和心理的支持，其中又显示出多

少时代混乱与人心诡秘所导致的精神迷茫！这样以

一个性格和命运独特的小人物来贯穿性地展示当代

中国的历史道路，本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反思文学”
以来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创作思路，从高晓声的《李

顺大造屋》到陆文夫的《美食家》，从余华的《活着》

到张宇的《活鬼》，堪称名篇佳作迭出。彭见明的《天

眼》，让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叙事路径的独特艺

术智慧和深厚审美潜能。

横向观照社会生态是小说更为浓墨重彩地表

现的另一个方面。《天眼》广泛地描述了当今社会

千姿百态的风俗民情画卷，并对其中光怪陆离的人

际关系、人性欲望和人生价值观，进行了切中肯綮

的剖析。生活场域方面，从大红山的十八里铺到了

丁县城的流星巷；从名声显赫的阳山寺到落寞寂寥

的阴山寺；从何了凡学艺的寅斋公那墙上贴满了报

纸和字纸的破茅屋，到何氏父子从广州避凶回湖南

的乡村公路和集镇，作者都以“浮世绘”式的笔法进

行了丰富的展示。人际关系方面，作者描述了何了

凡与于长松超越社会阶层差异的朋友情谊，刘铁与

“大老板”摆脱成败利害算计的僚属忠义，郭向阳与

心宜痴迷、信任和放纵兼而有之的男女情感，以及

围绕广州的商场黑老大、省城的官场大老板和阳山

寺的佛界大住持构成的商界、政界和宗教界诸多的

人际矛盾纠葛。《天眼》以相术等神秘文化活动为

线索，通过对这种种生活场域、人际矛盾的艺术反

映，摇曳多姿而又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世态

的丰富与复杂、人心的凶狠与质朴。

以小说对于阳山寺的描述为例，作者从名僧慧觉

决定“重塑昔日大庙的辉煌”与县领导寻找“振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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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途径”的想法一拍即合、阳山寺“项目”启动写起，错

落有致地展现了阳山寺从落成开光典礼、烧“头炷香”

给菩萨拜年，到慧觉圆寂、观看慧觉“坐化升天”的录

像带《佛光万丈》之类的重大佛界活动。随着这类情

节的发展，小说对阳山寺的佛教人物也进行了精细的

刻画。慧觉声名远播江南数省而神龙见首不见尾，但

“大慈大悲大善大德大彻大悟”中“亦曾有大恶”。本

寂作为一个寺庙的大住持，个人生活竟豪华奢靡到于

长松心生“县长不如庙长”的感慨，还通过看相测字、

送佛经书法、打造各种佛界活动等，为阳山寺和他本人

赚取了俗界的广泛知名度。一个“很有头脑、很懂世

情”，具有一整套功利算计和蒙世手段的佛家人物形

象，就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妙云在阳山寺长久地

精心服务后，突然卷款潜逃，而且她的住处与本寂的寝

宫之间，竟然还有地道沟通，寺庙内部生活的本质也就

暴露无遗。通过对相关人物生活的种种刻画，作者入

木三分地揭示了佛界复杂生态的内在真相。而一个

“烧头烛香”名额的竞争，竟然牵涉到大老板、于长松、

关书记、刘铁之间的暗斗与官运，官场中那“不动声色

的杀机和美好”，［４］也就通过与阳山寺的联系，而得到

了独具特色的审美透视。

由此，佛界、俗界中亦正亦邪的各种生存景观，

就都围绕相术文化活动这个轴心，在作品中得到了

有声有色的展现，文本的审美意蕴也因此变得丰富

和深厚起来。

五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描写市井

和乡野细民人生的创作高手，涌现了大批描绘底层

社会世态民俗画卷的精品力作。如果从创作意图

和思想主题的角度区分，这类创作大致有如下几种

类型。刘心武、陆文夫等作家主要从社会政治角度

命意。刘心武的《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等长

篇小说着力表现时代政治生活影响所形成的世相

与人生，作者试图以对当代民众群落生态的呈示，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陆

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井》等“小巷人物

志”系列作品，则通过描述体现地域性风俗民情的

人物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变迁，来反思建国以来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及其得失，批判极“左”路

线的危害和封建文化的痼疾。邓友梅、林希、冯骥

才的作品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绘声绘色表现的是

清末民初中国古老都市的怪世奇观，观照的是遗老

遗少们那没落腐朽者病态、畸形的人生，《那五》

《丑末寅初》《蛐蛐四爷》《三寸金莲》等作品即是其

中典型的代表。刘绍棠与汪曾祺又有所不同，他们

的作品以表现得颇为隐曲的人生况味为底色，而呈

现一种赞赏讴歌性的价值与情感倾向。汪曾祺以

行云流水般的笔致，诗化地表现往昔民间自在、和

谐的人生形式和健康、美好的人性品质。刘绍棠则

在运河滩爽朗、明快的风情画卷中，展现传统民间

野俗的魅力及其道德的光辉。

湖南作家彭见明的创作自成一派。他的《玩

古》《凤来兮》《天眼》均是通过描述主人公在社会

边缘、幽暗处的人生命运，来显示一种有关人生世

道的民间智慧和底层品质，同时反观各种时尚性的

世相人生，其中既有人情世态审视，又有人生样态

展现，还有处世哲学阐释。虽然“民间社会一向是

以弱者的形态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来延续

和发展自身历史”，但民间的理想和智慧“不是外在

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

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

一起”，［５］所以，民间的生命行进和生存境界，反而

“意味着人类的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

程”。“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

里”，［６］作者对此进行深入而透彻的审美展示，就使

作品有力地建构起一种“道存于民间”“高手在民

间”的世道感悟，进而有效地达成了创作主体悲悯

当世、以边缘文化资源“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图，

这正是长篇小说《天眼》既具审美独特性又具内蕴

丰厚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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